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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
李刚，对幼儿园生活已经没
什么印象了。他只记得自己
是在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个
街道园入托的。幼儿园是个
小院，只有几间平房。

李刚说他上幼儿园就是
玩，老师多是附近街道的阿
姨，她们只照顾孩子们的生
活起居，教的东西很少。

“服务性相当周全，但教
育性偏弱，属于教育领域的
下层。”一位专家如是评价当
时的幼儿园教育。

这与当时学前教育的发
展有关。“从上世纪 50 年代

开始，我国开始第一次大办
幼儿园。”北京市崇文区第三
幼儿园原园长范佩芬昨日
表示，第一轮大办幼儿园在
上世纪60年代末已具雏形。

范佩芬是上世纪 70 年
代初从师范毕业进入原崇文
区教委学前科工作的。“当时
整个区有 150 多所幼儿园，
而且各种形式的都存在，公
办、厂矿办、企事业单位自
办……”政府为了解放妇女
劳动力，鼓励妇女参加工作，

“妇女们都出去工作了，没人
照看孩子，所以那时诞生了
大量的幼儿园。”

在当时，以国家财政拨
款为主的幼儿园并不是主
体，“企事业自办园和街道幼
儿园的比例最大”，范佩芬
说。其中数量众多的街道幼
儿园还有一个名称：“五八
式”幼儿园。

李刚说他已经想不起来
当时幼儿园的收费了，“肯定
很低，也就是每月 5 元左右
的标准。”

“听老人们说，那个时候
北京幼儿园的收费很低。”北
京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
说，那时北京物价也不高，大
家没什么生活压力。

社会总动员大办幼儿园

幼儿园收费标准15年来首次调整
北京公办幼儿园执行15年未变的“北京市幼儿园级类收费标准”，今年9月即将调整。家长反应强烈的“赞

助费”将被取消；一级一类园每月230元的收费标准，将上调至750元。
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此前谈及“幼儿园收费标准拟调整”时曾表示，目前幼儿园运行成本日益增加，公办园收

费标准明显偏低，现有投入不能满足正常运行和发展需要。其实从2000年开始，1997年制定的幼儿园收费标准
已经开始让幼儿园“捉襟见肘”。为了维持生计，幼儿园们开始“自谋生路”、收取不同程度的“赞助费”。

【上世纪70年代】

童年家住平谷的李小
姐是 1976 年出生的。上世
纪 80 年代，她进了一所公
办幼儿园。李小姐说，那时
她们在幼儿园基本以玩为
主，除了孩子间互相打闹一
下，老师也会经常带孩子们
做一些活动，“我记得特清
楚，老师带我们种黄瓜、浇
水。黄瓜熟了，大家一起分
着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
京开始了第二次幼儿园的
兴建高潮。上世纪 80 年代
末，北京幼儿园已经迎来了
资源最鼎盛的时期。官方

统计数据显示，1990 年，仅
北京就有托幼园所4793所，
入园率超过40%。

“当时幼儿园的软硬件
水平非常低。作为主力的
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
幼儿园，没有统一的办学标
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
燕接受采访时曾如此表示。

在当时，庞大但良莠不
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已经开
始被城市管理者所注意。
1989 年，政府开始对各种
类型的幼儿园进行分级分
类管理，并于当年颁布了

《北京市托幼园所分级分

类验收标准及细则（试行
草案）》。

“这次分级使幼儿园收
费有了差别。”范佩芬至今
还记得，当时政府提出幼儿
园水平不同、规模不同，收
费也要有所不同。分级机制
也开启了幼儿园的淘汰机
制。首先淘汰的是“五八式”
街道幼儿园。“景山一个社区
的3家街道幼儿园，关闭了两
家。”北京第二幼儿园园长铁
艳红说。分级分类管理的另
一个结果，是产生了一部分
高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优质幼
教资源。

政府介入开启淘汰机制【上世纪80年代】

1987 年出生的沈艺，2
岁 4 个月大时上了离家不远
的解放军报社幼儿园。

与上文的两位“前辈”相
比，沈艺的幼儿园学费涨了
不少，每个月要 70 元左右。
当然，她也享受到了不一样
的待遇。

虽然是一所二级一类
园，但由于是单位办园，幼儿
园的条件非常好，四个班的
孩子在一栋二层小楼里生
活。沈艺至今仍念念不忘当
时每天必吃的珍珠小丸子、
可口的烧麦以及每天中午的
两颗大红枣。

沈艺念念不忘的“珍珠
小丸子”，与当时幼儿园的发
展有关。

上世纪 80 年代末行政

力量通过管理规则，对幼儿
园进行筛选淘汰后，市场又
开始了一轮对幼儿园资源更
大面积的清洗。1990 年，北
京有托幼园所 4793 所，到了
2009 年，北京的幼儿园总量
减少到 1266 所。“从上世纪
80 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后，
一直到 2004 年，人口都是在
下降。”张燕说。另一方面，
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购买能
力的家庭，他们对幼儿园的
教育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幼
教市场自此萌芽。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幼
儿园收费中出现了“捐资助
学”的项目。“光靠孩子们交
的几百元保育费，不能完全
支撑幼儿园的发展，只能靠
收取赞助费运行。”范佩芬解

释说。由于收取捐资助学费
是建立在家长和学校双方自
愿的原则上，因此没有纳入
物价部门的管理范围中。范
佩芬说，最早赞助费也就是
三五百元，随着物价不断上
涨，赞助费也水涨船高。

2000 年，北京市第一幼
儿园作为体制改革园，进行
了收费上的改革。第一幼儿
园园长冯惠燕说，园里没有
执行当时规定的每月 230 元
保教费，而是自行调价到每
月600元保育费+150元特色
费。“除了这个，我们不收取
任何赞助费。”改革不到两
年，感觉“幼儿园发展艰难”
的冯惠燕决定恢复收取每月
230 元的保教费，另外再一
次性收取1万元赞助费。

保育费不够开收赞助费【上世纪90年代】

李刚的女儿今年 3 岁 8
个月。为了能让孩子进一
级一类公办园——北京市
第二幼儿园，李刚使出了浑
身解数。“我把户口挪到这
了，房产证也在这片区域。”

今年元旦刚过，李刚一
大早跑到二幼报名，直到 8
月中旬才接到被录取的通
知，“我一度绝望了。”李刚
说，当初只想着能进二幼就
成，根本没考虑赞助费什么
的，现在听说赞助费取消，
他大呼“好运气”。

李刚的“好运气”，不是
每个人都能赶上的。

随着“金猪宝宝”、“奥
运宝宝”陆续到入托年龄，
大大小小的幼儿园、托儿所
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

入学保障。一时间，“入园
难”之声此起彼伏。

2010 年正月十五，朝阳
区嘉铭园二区旁的二十一
世纪幼儿园门口，数十名家
长顶风冒雪连夜排队，等候
第二天才开始的幼儿园入
托报名，他们中最早的已经
排了3天的队。

家长抱怨“入园难”，幼
儿园也有“烦恼”。

2010年11月，在一次温
家宝总理调研学前教育的座
谈会上，冯惠燕算了一笔账：
幼儿园普遍收择园费的主要
原因是现在的幼儿园执行的
收费标准是十几年前制定
的，已不适用于现在经济的
发展水准。

破解“入园难”成为共

识。当年 11 月，短短十余
天，国务院密集出台了学前
教育的“国五条”、“国十
条”，破解“入园难”。

北京亦加紧了改革步
伐。今年年初，北京开始酝
酿治理幼儿园乱收费的办
法。根据大量调研走访，北
京决定加大对学前教育投
入，杜绝赞助费。

北京市教委主任姜沛民
在一次与媒体沟通会上表
示，“十一五”期间，市财政对
学前教育投入 5 个亿，而去
年一年投入6、7个亿。今年
截止到目前，北京对学前教
育投入已经达到 9 个亿，未
来该投入还将不断增加。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杜丁

政府斥巨资破解入园难【21世纪】

2011年10月3日，北京市忠德双语幼儿园门前，家长们提前数天搭帐篷排长队等待入托报名。 新京报资料图片


